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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tinguished from the traditional film aesthetic representation, the microfilm 

corresponds to the consumption of audiences instantly and the appeal of the fragmented experienc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immersion concept of micro film, whose audio-visual 

elements can cause spatiotemporal chaos for making audience experience beyond the state of the 

text. The author takes Tuner as an example, makes aesthetic deconstruction of this microfilm’s 

elements, and then analyzes the visual art performance and the sense of immersion in scientific 

cognition. At last, the true road that microfilm will turn to is the aesthetic immersion in the 

technical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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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微电影区别于传统电影的美学表征，契合了受众即时消费，碎片体验的诉求。本

文即从微电影关于“沉浸”的辨析中，提出视听元素可以造成时空混沌，使观众体验到超越

文本叙述的状态，同时以《调音师》为片例，对微电影的视听技术进行美学解构，分析其视

听元素的艺术表现和沉浸感的科学认知。笔者最后提出，微电影在技术元素的美学沉浸，势

必将实现自己微美学的真正转向。 

“沉浸感”的概念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米哈里教授提出，用以解释人

们在活动之中为什么会全神投入，注意力高度集中，过滤掉一些次要的信息，进入沉浸状态。

而对于微电影而言，艺术接受不再是电影似的“纯内容”的严肃观察，而是更应该强调观众

的接受体验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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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安德烈·巴赞指出：“电影这个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真实是等同的；他们所想象的

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和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在世界的幻影。”[1] 这种完整还原真实

的特性，为“沉浸感”提供了场景的基础，但是如何对视觉的锥体空间和听觉的三维空间进

行解构，使观众产生沉浸感，这恐怕是叙事性的微电影所要追求的。 

1．微电影：“沉浸”与“反沉浸”的论战 

当不用再考虑观众的接受过程是作品的结构还是电影诗学的时候，微电影便把电影从严

肃的“剧院景观”中带领出来，走向电影的“阅读场景”时代。与电影相比，微电影突破了

“传统影像高高在上的主流代言姿态及单向传播过程，非连续性的叙事模式和风格化的视听

语言打破了受众在影院观影的‘宗教仪式感’。”[2] 传播过程、叙事模式、视听语言成为

了其美学表征的关键词，也成为了其“沉浸”与“反沉浸”的分界线。 

在传播过程上，微电影的传播平台主要以计算机和便携式电子产品为主，这样的平台契

合受众即时消费的诉求，但是屏幕的大小和分辨率带来的沉浸感并不如“视线被所有屏幕包

裹，影视构图边界超出人的可视范围”的其他电影形式；此外，微电影的受众常常处在复杂

的场景中，很容易受到他者因素的干扰，因此与“空间性质单一，在标准严肃的电影院观看”

的传统电影相比，微电影同样也没有沉浸感的优势。而在叙事模式上，微电影受制于时间问

题，常常在时空跳切上跨度很大，甚至“过滤掉动作和情感的细节，增强人物和情节的功能

性链接，消解故事的深度，整个故事的进展呈加速度的趋势”。[3] 故事深度的消解，或多

或少地影响着观众通过剧情进入沉浸体验的可能性。 

因此，微电影的美学表征基本上是“反沉浸”，它很难在传播和叙事两个维度上建立沉

浸感，但从视听语言来看，电影艺术“要求把两组截然不同的元素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并

进一步提出电影的技术元素(摄影、照明、录音和剪辑)可以把“工艺变成艺术的美学元素”[4]。

而对于微电影而言，这种技术性的美学元素（主要是视觉和听觉）与人的身体最接近，完全

可以利用自己的技术表征，变成营造“沉浸感”的美学元素。 

2．微电影“沉浸感”的视听感知机制 

在微电影的视域下，视觉并不是单一的静态图片，而是在规定画框区域中的动态视觉；

听觉也并不是单一的叙述语言，而是在耳机中或者音响下的三维复合声音。因此，对于营造

微电影视听语言“沉浸感”的感知机制是复杂而多维的，既是生理的机制，又是心理的机制。 

从生理机制来看，视觉感知动态图像形成的基础是视觉暂留机制，而相对应的听觉感知

基础则是“鸡尾酒效应”，微电影从模拟人的视听感知经验开始，从而影响人类思维与情感。

对于视觉来说，比利时电影物理学家尤瑟夫·普拉托提出了现代电影的原理，他认为“如果

一些形状和位置略有差异的物体以非常短暂的间隔呈现给眼睛，它们在视网膜上形成的印象

将会相互结合，而不是相互混扰。”[5]这就是视觉暂留最初的理论模型；而对于听觉来说，

因为微电影播放环境的随机性，所以对于其声音的感知，常常运用到耳朵的“鸡尾酒效应”，

即双耳差异效应，即使有背景音乐和许多交谈声，人们还是能够有选择性地听清楚对方的谈

话或是背景音乐声，这是人耳所特有的选择性听音功能。 

而从心理机制来看，“格式塔心理”是营造沉浸视听感知的积极要素，观众根据自己的

日常生活经验，对微电影视觉和听觉的“空白”进行补偿，获得沉浸感。格式塔心理学认为：

“场与一个物体的行为是相关的。因为场决定物体的行为。而这个行为则可用作场的特性的

指示者。”[6]屏幕中的场是物理的场，而观众内心的场是心理的场，微电影被观看的这一动

作，就是在无形中链接了物理场和心理场，按照巴甫洛夫的神经反射学说，“心理场与物理

场间建立起联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视觉器官和思维器官的神经元间建立起神经联系，发出

联想的过程。”这样的视觉和听觉器官和思维器官的联系，便成为了建立沉浸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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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微电影的“沉浸感”的视听技术分析 

正如弗里林在《媒体艺术网络》中所说，“沉浸可以是一个主动的精神过程；然而，从

古至今，沉浸在艺术史上往往作为一种精神同化方式来引发某一进程或转变，其独特之处在

于可以削弱临界距离以及引起参观者的情感卷入。”[7] 

微电影的沉浸感，具备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表征，当处于良好的心流状态时，人几乎不会

感受到时间的流逝，造成对现实时间的失真；同时他会脱离当下的场景，并且在摆脱沉浸的

刹那，造成对现实场景的陌生感。而视听技术元素的本体，因为和人的直接生活体验接近，

因此是混沌化时间与空间，制造双重沉浸的积极因素。 

3.1  注意：借助视听的重量，进行影片的叙事建构 

开启沉浸的第一步就是让受众在观看时产生一种目的经验，并且让受众的意识不被其余

的赘余元素所干扰。正如阿恩海姆关于“视听重量”的理论叙述，“对一个视觉对象所显露

出来的吸引与排斥依赖于这个对象本身的视觉重量与其它对象的视觉重量在相互影响的范围

内的关系。”[8] 阿氏的理论把视听元素量化，通过视听信息的物理量的多少，形成受众心

理量的轻重，从而让受众直观地从视听技术元素感受到叙事建构。 

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微电影的画面中出现的多个视听对象，应该用视听的技术语言有所

区别，利用视听的重量引导画面的重心，聚合受众的注意力。比如，在微电影《调音师》中，

依次出现了一系列的视听重量对比：（1）解说的重量大于背景乐的重量；（2）暖光中人物

的重量>冷光中人物的重量；（3）画面右侧对象的重量>画面左侧对象的重量；（4）相对运

动对象的重量>相对静止对象的重量；（5）饱和度高的色彩重量>饱和度低的色彩重量；（6）

独白的重量>客观音响的重量；（7）有彩色物体的重量>无彩色物体的重量；  

以第七项为例，在影片的最后一幕，画面的推移从赤裸的琴师到杀人的女主人的手拿的

红色武器，到暖光台灯，最后到镜子场景。这一系列动作当中，所有的元素都是接近黑白灰

的无彩色系的，而只有那个红色的武器是有彩色的。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知觉锚定了引力大

地时，彩色的物体常常被人们知觉为比无彩色的物体要重。因此，最后一幕，在物理情感、

心理情感上都加强了对红色武器的重量，强调了这一叙事核心，避免了其他干扰信息的传达，

增强了受众的沉浸、通感体验。 

3.2  解构：解构视听审美秩序，产生认知难度 

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一个简约的格式塔呈现于眼前，知觉活动不会受阻，就会感到舒服；

但若是一个残缺的图形呈现在眼前，就会引起紧张和憋闷，直到在知觉中建构起一个新的格

式塔。当影视符号偏离形式的“格式塔”时．就会导致审美心理的特有紧张，让注意力高度

集中，潜力得到充分发挥。 

微电影可以借助人在视听知觉的这种“格式塔需求”，强化视听审美秩序的解构过程，

产生认知难度，制造沉浸状态。而在微电影《调音师》中，无论是视觉技术元素，还是听觉

技术元素，作用于大脑，都将按照一定原则进行“格式塔”的解构。 

其一是视听元素的残缺、省略，促使受众自我心理完型。这样的状态被认知为：当框架

切断要求连续的形状时，甚至就是一条线，比如一片风景中的一条地平线也会因其内在动力

而在框架之下延伸。以视觉为例，影片一开头，并不是像其他影片一样开门见山地介绍主角，

而是利用了一些碎片化的镜头，比如调音师的钢琴，调音师的背面，调音师的正面等几个画

面，来促使受众打破视觉秩序，完成对调音师外在形象的“格式塔完型”。 

其二是视听元素的扭曲与异化，偏离规则的“格式塔”。以听觉为例，影片出现了多次

的音画错位，当画面在展示主角在街上行走的时候，声音出现的却是主角和服务员讨价还价

的声音。音画错位，打破了规则的格式塔，让人们单纯与复杂、清晰与模糊、组织与无序之

间抉择，激发的情绪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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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模仿：模仿受众的生活经验，增加更多的沉浸视听要素引起经验移情 

受众的生活经验，由“间接意指符号”组成，没有直接的表现性，“而影视视听语言由

‘直接意指符号’组成，视觉形象本身具有直接的表现性，也就是说，其能指与所指之间以

“肖似原则”为基础”。因此，从微电影的维度来看，视听语言恰好可以模仿受众的生活经

验，强化其经验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固有联系，增加更多的沉浸视听要素引起经验移情。 

在摄影理论中，景别越大，镜头离受众越近，看到的景物少；景别越小，离观众越远，看

到的景物越多。因此，多选择中偏大的景别，利用景深镜头引导观众视线，强化观众对于场

景的注意，而不仅仅是剧情节奏的主意，提升观众的视觉主体性，制造更多地沉浸感的可能。  

开篇对于主角的形象介绍、钢琴大赛主角的紧张、主角和老板的聊天，主角弹琴的时候

的表情、主角调琴时候的动作、以及结尾的个人独白，在这些情绪关键点，影片连续性选用

大景别镜头，甚至有些镜头为了展现视角的真实性，把上沿的边框卡到了头。就像法国电影

理论家让·爱浦斯坦所说：“演出与观众之间不存在任何隔阂了。人们不是在看生活，而是

深入了生活。它允许人们深入到最隐秘处……它就像一只被剥开的石榴那样暴露于众，易被

人们接受……”。大景别镜头，让受众深入了影片的生活之中，与影片共同呼吸，共同体验。 

4．结束语 

正如德勒兹所提出，“艺术是感觉的组合体，是纪念碑，把艺术视为际遇、事件、绵延

和运动的过程，在时间、空间、身体的全景图中，通过色彩、音响、运动、力度、强度、节

奏而生成感觉，从而实现了美学的真正转向。”[9] 

作为后技术时代的微电影，在去中心化，去艺术化的当下，呈现出了沉浸化的认知景观。

无论是对于视觉还是听觉，微电影在技术元素的美学沉浸，势必将实现自己微美学的真正转

向。只是，在技术与艺术、沉浸与现实、主动与被动之间，“微”美学如何更好地把握电影

的本质，这将是成为微电影需要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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